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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岭、二郎山不仅是青衣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
还是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分界线。在这里，有两条蜿蜒而
上的公路直插云霄，隐没在了云雾深处。

公路的前身，是一条遥远古老的康藏“茶叶大道”（分
“大路”和“小路”两条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这里修
建了康藏公路（国道318线）、川云公路（国道108线），曾
经的喧嚣还给了寂静的大山，随着康藏茶马古道湮灭在
荒野中，一段繁华的时光也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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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碑”重见天日

壹

在大相岭山脚处的荥
经县安靖乡安乐村，以前
是荥经县、清溪县（今日汉
源县）的交界处，这里曾有
一个县界碑和石牌坊。

荥经县政协主席张顺
昌的老家，在安靖乡靖口
村，离这里不远，他清楚记
得，石牌坊很高大，小时候
还爬在上面玩耍过。

后来，不知在风雨中
飘摇了多少年的石牌坊倒
了，随着石牌坊的倒塌，见
证了康藏“茶马古道”荣光
的印记也消失了,只剩下
一堆大小不一的石料。

再后来，这堆石料也
不见了，被运到了离这里
不远的相岭河边，用于修
堡坎、建碾槽，当地群众在
这里打米、磨面，算是“变
废为宝”，还有一些石料就
散落在公路两旁，有的还
被敲碎成了路基石。

半个世纪过去了，随
着康藏茶马古道热的勃
兴，姜家大院、“重修大岭
桥路碑记”等康藏茶马古
道上的文物成为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隐没
在张顺昌脑海深处的“县
界碑”又浮现出来。

“如果让县界碑重新
站立起来，那该多好啊。”
石牌坊的倒塌消失，始终
是张顺昌的“心病”，他想
把石牌坊的残墙断壁找回
来，再把石牌坊恢复起来。

历史被时间一次又一
次地掩埋，又一次次在尘
土飞扬中重出江湖，历史
的碎片再一次次地拼接起
来，绽放出幽深的光芒。

2013年4月20日，又
一次大自然的灾难降临雅
安，汶川地震的旧痛未消，
又添“4·20”芦山地震新伤，
雅安人民又一次开始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从花滩镇通往大相
岭的“花凰公路”纳入到了

灾后重建项目中，公路建
设甫一动工，作为联系灾
后重建的县领导，张顺昌
正好负责安靖乡的灾后重
建工程。于是，他除了跟
乡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打招
呼外，还跑到工地叮嘱当
地民工，“如果挖出有文字
的石碑，千万不要打碎，要
找专家看一下再处理。”

张顺昌的这一招呼，
显然没有白打。

“张主席，你过来看
一下，我们挖到了一块文
字碑。”2014年底，安乐村
主任罗华清的电话打到
了张顺昌的手机上。

罗华清的家就在“县
界碑”旁边。生于1962年
的罗华清，对“县界碑”还
有较深的印象。

“那是四柱三开间的
大石牌坊。牌坊高有五
六米，中间是通道，高有
三米左右，人骑在马上过
牌坊，都不会碰到头，两
侧是文字碑，密密麻麻写
满了字。”说起“县界碑”，
罗华清也很有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从前
的县界成了乡界，后来，
撤乡并镇，乡界又成了村
界，但“县界碑”这个地名
依然没有变。

张顺昌接到电话后，
二话没说就跑了过去。
他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块
石碑。他又喜又惊，喜的
是这块石碑终于重见天
日，惊的是这块石碑，只
有半截，上面写着“恭颂
邑侯紫芳恒 文叔钟 大
老爷……”的字样。

据张顺昌考证，此碑就
安放在县界石牌坊上，而碑
文上的邑侯紫芳恒 文叔
钟正是荥经、清溪的“县大
老爷”。经文物专家考证，
这是一块“功德碑”，是老百
姓为了感谢荥经、清溪县令
所立的“功德碑”。

茶从雅安来，茶又到哪里
了——

古柏也给了答案：在金沙
江渡口，他看到：

“多达500头骡子驮着高
如房屋的捆捆砖茶运往卫藏，
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摆渡的皮
筏和待运的捆捆砖茶无以计
数，茶贩和牲口熙熙攘攘。望
不到尽头的牦牛和骡子满载
运往卫藏和其他偏远藏地的
的砖茶，拥堵着街道，城郊巨
量的砖茶四处堆放，表明藏区
对这一商品的巨大需求。”

1868年4月，古柏以一个
“商业开拓者”的身份来到了
雅安，他考察的目的就是印茶
入藏的问题。

从当年4月至9月，他的身
影一直在雅安—康定—巴塘
—云南德钦一带出没。他对雅
安汉人供货、经打箭炉运往拉
萨的砖茶的川藏边茶贸易进行
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在雅安，他想方设法探听
边茶的生产制作工艺，他原打算
混成加工场地观察，但没有成
功，他就向客栈老板打听。客栈
老板是一个制茶行家，详细地给
他介绍了边茶的生产过程。

在打箭炉，他对打箭炉及
川茶入藏有了极深的了解，他
知道打箭炉有 48 家锅庄（茶
叶交易行栈），四川商人在雅
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州等
产茶区收购茶叶后运到打箭
炉锅庄等候买主，来自西藏、
青海、云南、陕西及本地茶商
则云集于此采购完税运出。
古柏除了自己的考察外，又得
到法国驻打箭炉教区主教肖
沃）的协助，对川茶运销情形
及利润有更深的了解。

古柏原计划取道西藏察隅
到印度阿萨姆。但被巴塘汉藏
官员拦住。反复周旋未果，他
只得折转南下，到了云南阿墩
子（今云南德钦县城），又被当
地人拦了下来，甚至还关进了
监狱。关押5周后释放，他被迫
放弃了经大理到缅甸的计划，
再按原路返回。1868年9月20
日抵达打箭炉，后经雅安、乐
山、重庆出川，11月11抵达汉
口，最后返回印度。

回到印度后，古柏写出了
一本厚厚的考察报告《辫子和
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在书
中，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是印茶是藏区唯一所
需并有利可图的大宗产品；二
是印茶可由察隅至巴塘的边
茶贸易路线入藏，这也是康区
矿产资源运往印度的路线；三
是汉藏双方对印茶入藏严防
死守，坚决抵制的根源在于政
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印政
府可反其道而行之，可通过印
茶入藏的经济入手；四是向西
藏倾销印茶的经济效益巨大；
五是在必要时可用武力手段
打开西藏市场。”

刺探川藏边茶贸易

叁

一段残碑背后的“茶叶战争”（上）

就在张顺昌考证“功德碑”
时，在与雅安山水相连的乐山
市区，有一个人正在伏案写作，
他叫向玉成，乐山师范学院教
授（后调入四川旅游学院）。他
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国家社科
基金西部项目《近代外国人在
康区游历考察研究》，经过几年
的潜心研究，他的研究课题送
审稿终于完成了。

捧着厚达400多页、32万
多字的研究成果，向玉成长舒
了一口气。

近代（1845-1951）有多少
外国人在康区游历考察活动？
他们考察的是什么内容？在历
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曾在甘孜工作过的向玉
成发现了这一研究课题的“富
矿”，于是他一头扎进了故纸
堆，在浩瀚无边的史料中寻找
线索，哪怕是“只言片语”，他
也毫不放过。

向玉成研究的“康区”，包括
了今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雅
安，也包括云南的丽江、迪庆，西
藏的昌都和青海的玉树。在向
玉成的研究成果中，有这样一组
不同寻常的数字：近代入康游历
考察的外国人来自世界24个国
家，人数多达600多人；外国人
进入康区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
传教，二是政治经济贸易的考
察，三是科学考察。

外国人是从哪里进入康
区的？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外

国人入康路线主要是青康、川
康和滇康两路，其中经雅州
（今雅安）入康的，占了一多
半，而大相岭正是外国人进入
康区的必经之地。

进入康区的外国人首先
关注的就是作为藏区最大宗
贸易商品的康藏茶叶贸易。

“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
人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
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数
百人的长长运输茶叶的背夫
……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
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
文。在陡峭山峰下在大渡河岸
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
队伍的倒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
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
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有背负
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与
茶叶背夫队伍的相遇，有助于
我们英国人在印度与中国做茶
叶生意时对中国运输实情情形
的了解……”

这段文字是一个叫古柏
的英国人写的。古柏是皇家
地理学会会员，他的商业考察
具有官方背景，他是近代第一
个基本穿越康区的英国人。
虽然未能按原计划穿越西藏
到印度，但其考察为英国对中
国西南边疆的觊觎提供了大
量情报。最大的收获就是发
现了一个庞大“茶叶市场”。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在雅安到
康定路上看到的情况。

“商业先驱”的秘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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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石桥。

重修大相岭路桥碑记。
高富华/摄

大相岭。


